
颠覆林大钦：论潮州歌册《翁万达全歌》的民间
话语流动

詹晓悦  

摘  要：潮州歌册《翁万达全歌》故事中，来自民间的话语形塑

了恶官林大钦、英雄谢敬龙，故事张力中隐含着民间话语的矛盾情绪：

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有焦虑、不满与反抗，但在关乎家

族的生存中，又对国家有某种程度的依赖。这是因为民间话语的反抗

是沉默的，故事文本提供地方宗族与封建国家权力这一对文化关系演

化的作用力场，民间话语再现文本生产时的历史环境，还原被主流话

语忽视的民间情绪；但这种对现实等级秩序的审视和反思仍受到来自

文本外部行政手段的干预，只能将政治话语暂时悬置，代之以劝善因

果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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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歌册（简称“歌册”）是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以潮汕方言

说唱，讲述婚姻爱情、英雄传奇、宫廷传奇、节女孝妇、神仙精怪等

题材的诗体小说，现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据肖少

宋考证，歌册大约产生于清代初期，盛行于清末民国。它以当地戏曲、

歌谣为基础，吸取了弹词、木鱼书、变文、宝卷等外来题材、语言结

构，形成了以七言为主（包括三言、五言、三三五等结构）、每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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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组的说唱结构。歌册《翁万达全歌》的相关故事原先在民间口口

相传，进而由地方下层文人进行加工整理，形成歌册文本，于 20 世

纪 20 年代被改编成潮剧搬上表演舞台。a该故事颠覆了当地先贤林大

钦在官方话语中的形象，将其塑造成一个自私蛮横、精明残酷的小人，

而历来歌册和林大钦的相关研究却鲜少从地方社会情况探讨这个文学

现象。b

事实上，歌册的作者多来自地方民间，文本中的民间话语区别于

官方话语，质朴地传达出当地人的道德观念；同时，民间话语又受文

本生产过程中历史环境、行政手段的影响，在文本故事的作用力场中

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在该故事文本成型的过程中，历史真实与否，

a 目前关于歌册《翁万达全歌》的相关研究尚未出现专篇论文，散见于专著与论文中，主

要有三个方面。

A. 歌册著录：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录为《翁万达》，归为传奇类故事；薛汕《潮

州歌册目》，谭正璧、谭寻《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曲海蠡测》录为《翁万达》；林有钿《潮

州歌册要目》录为《翁万达》，括号中补“斩十八翰林”；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

记》、《潮州歌册志·潮州歌册的歌本》录为《翁万达斩十八翰林》；肖少宋在中山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潮州歌册研究》录为《翁万达全歌》。详见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中

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B. 版本考察：肖少宋在《潮州歌册研究》考察《翁万达全歌》为潮州王生记藏板，封面

实际刊刻为“古板最新翁万达全歌”，有李春记书坊和李万利书坊两个出版书商，但均为

王生记藏板，现藏于多家图书馆。

C. 故事来源：黄桂烽根据题材来源将歌册分为“改编系”“非改编系”两类，《翁万达全

歌》系潮汕当地文人构思创作的“非改编系”，在歌册成书之前，潮汕当地已经有相关

的民间传说传播了。肖少宋认为在 20 世纪 20 年代，潮汕当地已经有根据《翁万达全歌》

林大钦故事改编而成的潮剧《林大钦》演出，由此可推出关于林大钦故事载体的发展过

程。详见黄桂烽：《如何界定“非改编系”潮州歌册及相关概念》，《汕头大学学报》2019
年第 2 期；肖少宋：《潮汕戏曲与潮州歌册互动关系探析》，《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9
年第 2 期。

b 李梦捷在《潮州歌册中的翁万达、林大钦形象研究》中注意到《翁万达全歌》中林大钦

形象的怪异，并猜测有诽谤、编撰者的主观情感、潮人鬼神观念影响、民间价值观念等

原因，但并未从潮汕地区的社会机制进行分析。详见：詹树荣主编，肖少宋著：《潮汕本

土题材潮州歌册整理及研究》，深圳：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 年，第 79—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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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需要被探讨的是，来自潮汕当地的民间话语

如何颠覆林大钦形象，又为何颠覆林大钦形象？ 

一、林大钦：被民间话语颠覆的地方先贤

《翁万达全歌》文本实有三个单元故事，故事发展环环相扣，其中

关于林大钦的故事是开篇的第一个故事，叙述嘉靖壬辰年间潮州籍状

元林大钦在京都与太后、嘉靖朝堂周旋后，回乡借用国家权力，欲占

谢氏祠堂建造书屋不成反被打，回京奏报途中病死的故事。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号东莆，潮州海阳县东莆都

（今潮州市潮安区金石镇）人。嘉靖十年（1531），19 岁的林大钦在府

试中取得佳绩，而后又以“均天，择吏，去冗，辟土，薄征，通利，

禁奢”a的策论赢得嘉靖青睐，成为科举社会里潮汕当地唯一的文科状

元，授翰林院修撰。国家的官方话语是高度赞赏林大钦的，他因病去

世后，不少士大夫都感到悲痛惋惜，为他立传：

论曰：太史之贵也，实出永嘉、贵溪之门。二人既得君，太

史又为天子所自取士，倘稍委蛇，即立致卿贰无难也。顾屡促不

就，何哉？既盈而昃，亢极而战。无论俯仰事人，非通人之节。

而权势倚伏之途，肯蹇裳就之乎！吁！此出处之揆也。既已逍遥

林谷，向往前修，生生之体，依稀见之。使天假之年，进取当未

可量也。居家奉母，是亦为政。自贱而贵，自生而没，始终孺慕，

可谓孝矣。b

薛侃为林大钦撰写的这篇传记刊刻在光绪十年刻本《东莆先生文

a 许晓云：《林大钦诗文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第 13 页。

b （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4 页。



　296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集》卷前，较好地代表了国家正统话语对林大钦的评价。这篇文章详

细记录了林大钦少时聪颖，拮据奉母的经历，叙述他在科举中撰写的

文章考据翔实关键，言辞凛冽正气，受到了皇帝和各位考官的赞赏，

两年后，林大钦以母老病乞归终养，此后便一直隐居东莆山中，聚集

族人，为乡里的子弟讲学，随心著作，寄情山水。其间，与他交好的

洪震父去世，林大钦亲自为其扶榇，出资扶持洪家；东莆堤坝受损，

他便联合乡人加固堤坝，使村子免受洪灾。嘉靖二十四年，林大钦葬

亡母，因悲伤劳累过度而逝世，年仅 34 岁。薛侃认为林大钦是因为受

到嘉靖和张孚敬、汪鋐等官场权势的赏识才得以中举，只要他稍微屈

从、站队，便可获得顺利仕途，但林大钦对朝堂政局形势有着清醒的

认识，他不与权势同流合污，退隐山林，践行儒家孝道，保持灵魂纯

洁。其他评价如林大春《东莆太史传》的“瑰奇之质”a、林熙春《为诸

生呈林太史乡贤稿》的“视富贵如浮云，温饱非平生之志；以名教为

乐地，庭闱实精魄之依”b、道光年间《广东通志》的“实能于所性本

体，着力修存，优游典籍，怡情山水。所做诗歌，萧然自得”c等等，

都给予林大钦正面评价—在官方话语中，林大钦是敬业好学、兼济

天下、正直孝顺、具有乡土情怀、向往冲淡生活的传统士绅形象。

但在《翁万达全歌》中，来自民间的创作者颠覆了林大钦在官方

话语中的形象。故事文本采取的是“欲抑先扬”的叙事模式，前后对

比。在林大钦与谢氏一族发生祠堂纠纷之前，作者运用不少笔墨叙述

林大钦在京中发生的反戴帽子过御街、巧答嘉靖面相题、恭敬接待翁

万达三个小插曲。文本中林大钦对这些波澜的平息，足见他的聪明谦

恭，但是当故事发展到祠堂纠纷时，前面所塑造的林大钦形象发生了

a （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第 387 页。

b （明）林大钦撰，黄挺校注：《林大钦集》，第 388 页。

c （清）阮元修，（清）陈昌齐纂：《广东通志》卷 294 列传 26，清道光二年（1822）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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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寻找风水宝地建造自己的房屋前，他懂得先联系

地方官说明自己是“奉旨”建宅，需要地方官的支持，借助地方官掌

握的封建国家权力实现目的：“长情未禀公祖知a，在京领有圣旨牌，共

吾出示助一力，后日恩德自报还。”b因谢氏祠堂的风水好，他前往谢

氏祠堂与谢氏兄弟交涉，语气傲慢蛮横，“状元就共伊言陈：‘为弟就

是林大钦，冲撞贵府无别事，京中奉旨归回临。欲起书斋在潮城，城

内择无地方住，见尔祠堂一片地，甚是合我个心情。□□□尔□吾身，

祖宗移过别方临，让吾来起做书室，自然感尔大恩深’”。面对林大钦

蛮横的态度，谢氏一族的谢敬龙好言相劝，拿出公银让林大钦另择一

番地，甚至承诺为林大钦看一处好地，但林大钦仍是不依不饶，搬出

皇帝圣旨，要求谢氏一族赶紧搬离，还威胁谢氏一族：

只有贵祠合吾心，莫说就是三百金，封做 c 三千吾亦勿，劝

尔赶早对众陈。吾是奉旨到只 d 来，府县道镇俱皆知，若是逆着

圣旨意，下官就去奏金揩e，难保贵族得平安。……状元听了大发

怒，对床一打将言陈：吾不管尔哀共兴，奉旨谁敢不应承？难道

恁就识地好，叫我何处去寻龙 f ？吾今头先说尔知，若是偏偏不

让还，定回府县来捉掠，许时 g 收悔太迟来！

林大钦语气骄纵霸道，步步紧逼，无奈之下，谢氏聚集族人痛打

a 公祖：地方官徐光。

b 本文关于《翁万达全歌》的文本内容，皆引自潮安府前街王生记：《翁万达全歌》，《稀见

旧版曲艺曲本丛刊之潮州歌册卷》卷 51，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下文不再

赘述。

c 封做：即使。

d 只：这里。

e 金揩：金阶，指嘉靖皇帝。

f 龙：指风水宝地。

g 许时：到那时。



　298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林大钦，林大钦气急败坏，回京奏报皇帝准备剿杀谢氏族人。没曾想

途中山神发威降灾，林大钦病丧于回京路上。不同于官方话语中的林

大钦，《翁万达全歌》的林大钦，是自私蛮横、精于心计、虚伪残忍

的，他最后葬身于地方神明所施加的病灾中。在探讨颠覆原因前，我

们且看民间话语如何塑造与林大钦产生对立利益的谢敬龙。

二、谢敬龙：民间话语形塑的宗族英雄

（一）“矛盾”的英雄

事实上，林大钦并非文本里的真正主角，在塑造自私蛮横、工

于心计的林大钦时，创作者花费更多笔墨刻画谢氏族人的代表“谢敬

龙”。文本通过邻居一声“老师”的介绍，安排谢敬龙出场，蕴含了

民间话语对该角色的尊敬。他是谢氏家族大房的代表，在纠纷前期是

管理族内祠堂的秀才，而后成为这场祠堂纠纷中保护谢氏家族的英雄。

谢敬龙是心系宗族的英雄，在林大钦的强权威慑下，他并没有屈

服妥协，而是寻求保全宗族的方法。面对林大钦的“迁族通知”，他

立即召开宗族会议商量对策。抓阄时，命运安排他与林大钦交涉。这

场关乎全族性命和祠堂香火的交涉，需要勇气与智慧—他先设宴邀

请林大钦，解释祠堂对族人的意义，言辞恳切，希望林大钦不要为难

谢氏一族，并送给大钦三百两，甚至承诺谢氏族人可以为林大钦另寻

风水宝地建造书屋。

同时，敬龙又是敢于挑战尊卑秩序、反抗侵犯的英雄。面对林大

钦的步步紧逼，他先在言语上进行反击，痛骂林大钦利欲熏心，声称

要将林大钦痛打一顿，再请嘉靖明断是非，“敬龙听言就冷笑：‘既知

天子门生尊，这般横行该不该？就是奉着圣旨来，皇上叫尔毁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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仝a尔一样无父爱！吾今专欲打状元，打了仝尔朝金銮，皇上殿前去办

白，总然受罪□含冤’”—具有宗法观念的皇帝，不会随意毁坏供奉

他人祖宗的祠堂，此处谢敬龙痛骂林大钦从小没有父亲，便是痛骂林

大钦没有宗法血缘观念，才会轻视祠堂对宗族血缘延续的作用，擅自

搬用圣旨欺压地方百姓来达成私欲。谢敬龙不耻林大钦的行为，并号

令族人围殴林大钦。在面对强权时，他敢于质疑，为了宗族而反抗朝

廷尊卑秩序、痛打朝廷命官，虽是绝境里的无奈反抗，但具有一定的

反叛性。

但是谢敬龙的反抗具有局限性，他颠覆尊卑秩序，但最后又通过

仕途、依靠封建国家权力来为自己洗刷冤屈，为宗族增添光彩。围殴

林大钦后，谢敬龙为了不连累全族，只身前往府衙自首，陈明林大钦

对谢氏一族的欺辱，表明自己是无奈之下才做出的反抗。在狱中，他

因为好学得到王太爷的赏识，得以和弟弟谢敬祥偷偷参加科举考试，

获取功名，并在嘉靖面前启奏纠纷一事—“敬龙进士上殿中：‘三

呼万岁奏君王，微臣有本来起奏，望主将臣罪放双 b……’嘉靖吾主

在金揩，听他所奏事便知，果真贤孝人敬重，赐乡回家免京骇”。嘉

靖认为谢敬龙贤孝敬重，便赐其回乡，免其罪名。谢敬龙痛打林大钦

颠覆尊卑秩序的血性，是出于人在面对强权威胁时自保的本能，最后

却不得不借助国家权力才得以不受罚。故事最后，祠堂张灯结彩庆祝

谢敬龙高中进士与宗族得以延续的结果，谢敬龙用钱银c感谢禁子的不

杀之恩与王太爷的知遇之恩，实际上是地方宗族对封建国家权力的认

可与服从。通过将谢敬龙、谢敬祥纳入“礼”的秩序中，封建国家权

力赋予了谢氏宗族合法的延续机会：“富户家家送茶仪，铺毡结彩有三

a 仝：同。

b 双：指殴打状元与越狱参加科举两罪。

c 钱银：潮汕方言“银子”之意，原文即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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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鸣罗吹鼓设卓席，六亲四眷来贺伊。一日过了一日间，兄弟拜祖

祠堂中， 喜得解罪平安福，高车四马进门边。” 

民间话语形塑了谢敬龙这样一个矛盾的英雄。他是谢氏宗族中的

长房长子，勇敢承担起保护宗族和祠堂的责任，他用勇气和智慧与林

大钦周旋，不得已采用暴力逾越了尊卑秩序，挑战林大钦所借用的国

家权力。但是谢敬龙的反抗是有限的，他身上透露出来的情感是矛盾

的，谢敬龙借助国家权力（在王太爷帮助下越狱）参加科举考试，进

入林大钦所在的国家管理人员体系，才能够保全性命、保护宗族。歌

册的民间话语在形塑这样一位矛盾的英雄同时，实则上流动着某些被

封建时代官方话语压制的情绪，反映了当时潮汕社会的情感与理想。

（二）《翁万达全歌》中的民间话语情绪

《翁万达全歌》中，民间话语作为不同于官方主流话语的意识形

态表述，重新演绎了林大钦所在的历史，将所谓的逸闻趣事纳入到权

力运作的文本语境中，颠覆当地先贤林大钦在官方主流话语中的形象。

民间话语以“政治解码性、意识形态性和反主流性，实现去中心”a，

并在其中形塑了谢敬龙这一矛盾的英雄角色，通过对其表达认同来抒

发情绪。因此，我们有必要透过文字的裂缝，理解谢敬龙的个体思想，

捕捉歌册中隐藏的情绪，从而解释文本所呈现的权力结构。

面对林大钦利用国家权力对地方宗族的象征—祠堂表示觊觎

时，谢敬龙与弟弟急忙招来族内男子召开会议，语气间非常担心祠堂

被毁、族人居无定所：

兄弟就对众人说：“大钦状元到此间，前来呾（告知）阮b 兄

a 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b 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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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听，说伊奉旨到潮城，欲起书斋拴 a 无地，见赧 b 祠堂合心情，

欲赧地方让伊人，叫赧搬祖别外间。官府又共伊出示，兄弟听了

伊话言，这是合族大事情，不敢主意自专行，叫伊三天候信息，

容吾斟酌大众听。今日请恁众人来，须当设法来安排，不知恁有

乜主意，快快商量呾说知。”

后文谢敬龙狱中读书，被王太爷发现，向王太爷陈明自己面对林

大钦的欺压为何不屈服时，他解释道：“人为祖先理应该，祖公祠堂一

旦无，何怕舍命丧南柯，千田万地无了局，生为读书亦是魔。不念先

祖共先灵，父母生身恩万重，此遭功劳若不报，哪有后日传香灯。”在

谢敬龙的观念里，保护祖宗牌位和祠堂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人应当敬

重祖先、感恩父母。从文本谢敬龙所代表的民间话语焦虑来看，可以

看出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所产生的焦虑与危机感。接着，

迫于封建国家权力，以谢敬龙为代表的谢氏家族有了短暂的妥协—

谢敬龙先设宴邀请林大钦，向他诉说祠堂对宗族的意义，言辞恳切，

希望大钦不要为难谢氏族人。但林大钦依然咄咄逼人，谢敬龙被逼无

奈，只好唤来族人围殴林大钦，并在语言上对他进行辱骂，这体现了

伴随着生存焦虑和危机感，地方宗族对国家权力产生了不满和反抗。

随着故事的发展，为了消解这一份焦虑与危机感，地方宗族不得

不投靠国家权力来获得新生。在谢敬龙被收押的时候，发生了两段小

插曲，一是其弟谢敬祥取谢氏公银贿赂禁子，才得以探监；另一段事

是王太爷在狱中听到谢敬龙读书声，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偷偷将其放

归，并赠予盘缠，让他和弟弟参加科举考试为家族洗刷冤屈。而正是

这些国家管理人员的帮助，谢敬龙兄弟才得以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沉

a 拴：寻找。

b 赧：我们，我们的。



　302　　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　

冤得雪，壮大谢氏家族的力量。在这一民间话语演绎的故事中，宗族

最后依靠国家权力的帮助才得以延续，发展壮大。

故事中的林大钦背后也有整个林氏宗族，但由于故事内容侧重其

恶行的描写，其家族的影响便淡化了。但我们仍可从林大钦得势和失

势的情况来窥探林氏家族的发展状况。当林大钦高中状元时，全族上

下均喜气洋洋，整个家族的地位（通过门第的高低体现）也迅速提升：

他母思想喜非轻，未尝道喜人知因，邻近富户来孝敬，暗

静 a 俱礼来定金。起造府第在乡中，免用出钱来为难，侯府起好

来道喜，择日娶妻结仝房。族人领命俱安排，去叫泥木理当该，

奉旨起造无拦阻， 欲对后座先起来。大门一个高如天，欲望田园

理当宜，门佃b 欲打二尺二，路格c 如梯好起离d。高能望远谁不

知？望见田园是伊个，一寸王土不敢阻，前畔未起后先来。

相关描写可以看出林大钦高中状元时族人的喜庆；林氏府第规模

的扩大，亦可看出这个家族的势力正在壮大。但当林大钦发病身亡时，

整个家族也沉浸在悲伤哀悼中，甚至想作法招林大钦之魂回到祠堂中：

合家哭得泪哀哀，收什去引灵魂来，正好来家做功德，府第

未好难安排。渐且引来祠堂中，亲人闻知泪汪汪，痛自状元少年

丧，祠堂行祭伊一人。

林大钦通过科举考试，全族地位上升，自己也行使封建国家赋予

的权力（多次对外称奉旨建宅）欺辱谢氏族人，在歌册文本中，林大

钦已经演化为封建国家的代言人之一。谢敬龙、谢敬祥也因为参加科

举考试，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获得延续宗族的机会，朝封建国家的

a 暗静：私底下。

b 门佃：门槛、门第。

c 路格：阶梯。

d 离：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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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言人身份演化。谢敬龙在地方上会如何行使自己身上的权力？屠龙

的少年是否会变成恶龙？歌册最后并没有继续展开，而是接刘明珠二

子征西番的故事，给予读者想象的空间。

在这段歌册创造性写出来的历史中，民间话语形塑了英雄谢敬龙、

恶官林大钦，呈现出地方宗族面对封建国家权力干涉时的焦虑、不满

与反抗，但他们又对国家权力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民间话语的情绪似

乎是矛盾的，但回望潮汕社会几百年来权力激荡的变迁历史，则有助

于我们更深刻地去理解文本中民间话语所展现的反叛与依赖；《翁万达

全歌》文本，恰恰提供这一段变迁历史中权力相互激荡的作用力场。

三、作用力场：权力的激荡及政治问题的悬置

文本形成以谢氏一族为代表的地方宗族和以国家管理人员为代表

的封建国家权力文化关系。他们因不同目的开展行动，发出言语，封

建国家明显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公堂、监狱等空间）对地方宗族社

会进行控制，宗族为了生存有妥协、有反抗，而最后以宗族精英成员

进入国家权力体系而实现双方共赢。故事文本提供文化关系演化的作

用力场，使民间话语敢于反叛官方主流话语（颠覆林大钦的形象），

再现文本生产时的历史环境，但这个作用力场对现实等级秩序的审视

和反思是有限的，有关政治批判的话语被悬置了。

（一）文本写作背后的权力激荡

《翁万达全歌》故事文本作为作用力场，在于其透过历史地表，发

出被官方主流话语遮蔽的声音。我们可以“通过对百姓的历史记忆的

解读，了解这些记忆所反映的现实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很长的历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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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积淀和形成的”a。

潮汕地区典型的宗族社会随着 16 世纪上游沿江盆地和沿海平原

的开发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东南地区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宗族

之间只好协力自保，大宗族带领其他小宗族抵御倭寇，继而发展壮大，

在当地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b宗族自保获得生存虽是好事，但是地方

势力一旦扩大，也给国家管理带来困难，如薛侃记载：

其初，乡人有不平，每每因小成大，皆由无事之先，罔有训

诲，有争之际，乏人劝处，以至东起西灭，甲唱乙和，习嫌构怨，

坐取倾覆。又官民势分悬隔，上德弗宣，下情罔达。奸民柔者唆

讼，刚者凌制愚弱，武断乡曲。墨吏朋比，罗织为奸，穷乡细民，

莫能自直者多矣。c

宗族之间常因小嫌隙引发械斗分裂，又因为潮汕地区距离中央路

途遥远，断层管理给当地秩序建设带来困难。在明代后期，以王源、

薛侃、季本等士大夫为首，遵照朝廷诏令，在潮汕当地推行具有国家

法律性质的乡约，并结合当地的情况改进乡约内容，用国家正统礼教

去改造整个潮汕社会，同时也把潮汕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管理架构中。

他们认为，用约定俗成的乡约，可以使地方宗族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以

“礼”为核心的国家正统文化理念，默认国家中央对地方宗族的管理。

如薛侃所制乡约图，规定召开宗族内部的仪式，需将皇帝的圣旨供奉

在中间，县谕为右，申戒为左，再从尊到卑依次排列宗族内部人员，

形成一套以封建国家为中心的礼法体系。d

a 陈春声、陈树良：《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

社会的“历史记忆”》，《历史研究》2003 年第 5 期。

b 黄挺：《十六世纪以来潮汕的宗族与社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73 页。

c （明）薛侃著，陈椰编校，钱明主编：《薛侃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392 页。

d （明）薛侃著，陈椰编校，钱明主编：《薛侃集》，第 377—3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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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如黄挺在《〈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中所说：“国

家正统文化的推行，对地方文化来说，本来就是一种入侵，它必然造

成对地方社会权力的一定程度的篡夺，而引起地方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因此，乡约在地方的推行并不能够一帆风顺”a，当地社会一时难以适应

国家正统礼法的推行，而为了更好管理当地，封建国家通过让地方宗

族的精英担任约长、约副、约正、约史等管理人员，下移部分管理权

力，以他们为中介人介入基层管理。表面上是封建国家和地方宗族共

同管理当地，实则上，地方宗族活动需要遵照国家“礼”的秩序才能

够取得合法性，宗族权力并非由祖宗血缘赋予，而是由封建国家权力

赋予。

清朝初年，由于东南地区战乱形势更加严重，国家决定对沿海地

区的人民进行迁海。此时通过明朝后期对潮汕地区的礼教管理，中央

在地方上已然处于主导地位。在迁海过程中，不少潮汕宗族面临着分

崩离析的尴尬情况，这种情况对整个宗族的延续无疑是致命打击b，面

临宗族解体，他们的心态是焦虑的，如《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外新溪

黄氏家庙辟望世系族谱》就有“迨至康熙甲辰斥地迁民，流乱四方”c

的相关记载，宗族原先聚族而居，由于迁海政策，宗族中不同支系迁

向不同的地区，虽然保存了原有的姓氏，但整体实力由于地区距离遭

到了削弱，对内也不利于宗族凝聚、大事商议。封建国家权力对地方

的管理，间接影响了地方宗族生存，使其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地

方士绅对此是有认识的—在复界宗族的过程中，地方士绅需要转

变自己的身份和职能，在管理地方的同时寻求自己宗族发展的途径。

a 黄挺：《〈南赣乡约〉在潮州的施行》，《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4 期。

b 黄挺：《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宗族》，《社会科学》2007 年第 3 期。

c 《广东省潮州府澄海县外新溪黄氏家庙辟望世系族谱》，第 20 页，转引自《清初迁海事件

中的潮州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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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仙都乡林氏族谱》记载清代林凤翥被官府举为乡约长，在重建地

方秩序的过程中，他主持兴建三处林氏宗祠；为族中长辈挑选墓地

时，林氏宗族受到邹堂人的阻挠，但他们最后得以为祖先择一处安息 

之地。a

从明末到清代几百年，从《南赣乡约》的推行到迁海事件后宗族

的复建，封建国家以当地士绅为中介人，将他们纳入国家管理体系，

进一步管理潮汕当地的基层社会；在此过程中士绅作为基层管理人员，

需要管理地方秩序；作为宗族一分子，需要考虑如何在封建国家权力

的干预下发展自身宗族。林大钦单元故事的文本作用力场中，地方宗

族和封建国家权力被符号化成不同的人物，重现明清潮汕社会里被官

方主流话语掩盖的宗族发展史：

地方宗族

符号化人物：谢敬龙、谢敬

祥、谢命爷、谢宽秀、谢明

秀等谢氏一族人物

目的：祭祀祖先，延续宗族。

封建国家权力

符号化人物：嘉靖皇帝、

府衙大人、王太爷、禁

子等国家管理人员

目的：控制、管理地方。

焦虑→反抗→妥协→

产生新中介人

中介人：林大钦

评判、干预、引导

图 1  《翁万达全歌》林大钦形象所在单元故事的权力激荡作用力场

谢命爷、谢宽秀、谢明秀等谢氏一族人物为了延续宗族血脉进行

反抗，由于封建国家权力的强大，谢氏一族最后依靠谢敬龙、谢敬祥

两位士绅的妥协和他们充当新的中介人（进入封建国家管理体系）获

a 《仙都乡林氏族谱》，第 16、22、68、72、110—112 页，转引自《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

宗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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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生存和发展。嘉靖皇帝、府衙大人、王太爷、禁子等国家管理人

员，代表着对地方宗族进行控制的封建国家权力符号，他们对地方宗

族的行为进行评判（结局嘉靖皇帝将谢敬龙为了宗族痛打林大钦的行

为评定为“贤孝”）、干预（府衙大人将谢敬龙收监，施以酷刑）和引

导（王太爷在狱中引导谢敬龙需要参与考试，才能洗刷冤屈，保护宗

族；禁子暗示谢敬祥需缴纳钱财才能够保全谢敬龙的性命）。这些符

号化的人物行为看似无心，却构成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权力体系，以宗

族延续的愿望吸引着谢敬龙兄弟参加科举成为他们其中一员，进而控

制、管理基层社会。

回到故事文本之外，现实中林大钦虽没有直接参与潮汕地区的管

理，但作为已经考取仕途功名的士绅状元，他早已被符号化为封建国

家权力的代言人，成为该作用力场中的关键性因素、中介人—考取

功名后借由封建国家权力干预地方宗族生存，引发地方宗族的生存危

机，将地方宗族和国家权力的符号连接起来，为民间话语的反抗情绪

提供合乎情理的表达，引出后续权力激荡的故事。林大钦病死退场，

并非符号所指的消失，而是符号能指所借助的身份产生了偏移—由

谢敬龙兄弟代替他成为管理地方的宗族士绅，在文本潜在的发展空间

里，封建国家权力又可以对地方进行潜移默化的礼法秩序引导，进一

步管理和控制地方宗族。

因此，在文本的作用力场中，我们看到封建社会几百年中国家管

理地方宗族的历史如何被民间吸收、理解、表达。被官方主流话语遮

蔽的生存焦虑和无奈妥协情绪，都通过故事文本中地方宗族和封建国

家权力的斗争进行符号化展现，再现历史语境。

（二）政治问题的悬置

《翁万达全歌》颠覆林大钦的故事，描述所谓过去，参与对政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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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演化的反思，使文本获得作为文学作品的独立性，展现潮汕地区民

间文学的魅力。但在故事最后，宗族及其内部精英通过妥协和成为新

中介人获得生存；国家统治者不追究林大钦之死，实现对地方宗族的

新一轮控制—这一对文化关系各让一步实现了双赢局面。同时，创

作者将故事主题概括为“此是实事对人言，为善姓名万古香，做恶之

人不久永，吾造歌文劝世人”的惩恶劝善观点，悬置对封建国家权力

与地方宗族之间矛盾的直接讨论。

无独有偶，在《翁万达全歌》的另外一个故事中，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最后也以善恶之分进行概括。该故事的主人公翁万达同林大钦一

样，在官方主流话语中，是一位坚毅勇猛的治边军事家，被称为“岭

南第一名臣”。但《翁万达全歌》将其塑造成一位睚眦必报、心狠手

辣的小人，因为来自偏远的潮汕地区，翁万达被十八翰林耻笑—

“众位翰林气昂昂，各自行开私自言：‘吾误乃是何等辈？粗言敢到只

院中’”，只有来自同乡的林大钦对其恭敬。翁万达因十八翰林的嘲笑

心生怨念，这为日后其借口征战沙陀怒斩十八翰林埋下了伏笔。翁万

达杀死十八翰林后，有被杀翰林的儿子中进士，欲向翁万达的儿子翁

国桢报父仇，最后被皇帝劝和。不平等尊卑秩序酿成的血海深仇被惩

恶扬善的教育观念淡化、被大团圆结局所遮蔽。显然，在文本中，民

间话语可以流露出面对封建国家干预的不满情绪，但叙事结构不能展

现对这种生存威胁的绝对反抗。

在歌册的其他故事中，《吴忠恕》是地方宗族内部分成员反抗国家

最后走向失败的叙事模式。歌册叙述咸丰年间潮州吴忠恕等人响应太

平天国运动举义后兵败身死的故事，历史上确有其事。在文本中，因

为清政府的腐败，吴忠恕毅然举起义旗，并通过地方宗族的力量反抗

清兵，最后同样参与反清活动的葱隍陈氏子弟被宗族内部剿灭处理，

而其他起义力量被清兵借助神灵镇压。吴忠恕、和尚亮、陈阿十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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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军，不同于《翁万达全歌》中谢敬龙等谢氏一族最后的妥协，他

们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发起的“兄弟话相听”“禁淫人妻，禁乱抢

物”“收人之所愿，不强迫”起义，皆被冠以恶行名目。a他们或伏诛

于封建国家士兵镇压，或惨死于宗族内部的尊卑教条，其中神灵相助、

士绅协助封建国家统治、镇压等情节，更强化地方宗族要服从封建国

家统治的教化意味。这意味着地方力量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反抗是

徒劳的，只有进入国家管理体系，服从国家官方的秩序，才能达到双

赢的和谐局面。

这种悬置政治立场的安排和地方挑战国家最终失败的叙事结构，

源于歌册创作和出版的生态环境，我们需从明清时代地方书坊的出版

自觉性来考察。诚如黄桂烽所言：“潮州歌册的作者在创作时，面临着

一种由官方道德和民间道德斗争所引发的纠结、无奈和痛苦的情愫。”b

清中叶之后，潮汕地区的出版业有所发展，刊刻歌册的书坊具备一定

规模，但仍受到官方禁毁政策的影响—歌册很少注明写作和刊刻年

份，少有创作者会署上真名。歌册作为地方民间文学，本身被排斥于

主流文学之外，创作与出版的生态环境更是面临封建国家官方行政手

段的干预，因此它的创作需要依附封建时代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做

官方话语表达的代言人，才能保存和传播。于是，歌册同清中叶之后

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注重对读者进行封建伦理教化：在结尾时，经常

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并以此加上劝人向善、因果循环的话语。可见，

民间话语要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反叛意识有多么困难！因此《翁万达全

a 吴奎信：《潮州歌册〈吴忠恕〉的人民性和历史意义》，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

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编：《潮学研究（6）：第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辑》，汕头：汕

头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203 页。

b 黄桂烽：《制度化和民间化的伦理表达话语互动—“非改编系”潮州歌册中的民间信仰

书写分析》，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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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民间话语的表达，受制于官方既定的伦理道德约束，不得不“悬

置”自己的政治立场，只能将民间的真实情绪悄悄掩盖起来，等待有

心读者的发现。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漫长的潮汕社会演进中，地方宗族对封

建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产生焦虑、不满，在这种民间情绪的带动下，民

间话语颠覆了官方主流话语中的林大钦形象，将其塑造成自私蛮横、

精于心计、虚伪残忍的中介人，为文本中民间力量的反叛提供导火索；

又构想出谢敬龙这一敢于挑战尊卑秩序的宗族英雄，为地方宗族蛰伏

的反抗情绪寻找爆发的合理出口。但由于歌册的创作和出版受制于文

本外部封建国家权力的干涉，只能在文本内回避对政治问题的直接讨

论，所以谢敬龙同时又是一个矛盾的英雄，他最后妥协进入封建国家

管理体系寻求宗族的发展机遇，也证明民间话语表达的局限性。这种

民间话语的流动特征恰恰是文本中地方宗族与封建国家权力演化在现

实中的体现，同时也是文本隐含的政治问题影响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结

果。我们正是能在这种民间话语对历史人物形象的颠覆和对照中，透

过历史的裂缝窥见被所谓“历史”掩盖的权力演化，听见来自民间的

无声反抗。




